
《纽约时报》 
权力的跷跷板 

  

（一） 

二十世纪以美国作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而结束。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军事力

量保持霸主地位的同时，财富和信息的“软实力”有明显地转变——前者在于东方，

尤其是中国，而后者在于一种新型的跨国即时信息和交流网络领域。 

                                                                           

                 

约瑟夫·奈、丹比萨·莫约和·马凯硕贡献了许多精力，对这些变化进行专业地研究。

奈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任院长，他在 1990 年创造了“软实力”这个名词。

此后，他继续探究了这个课题，一直到近年来出版的《权力的未来》一书。莫约是一

位出生和长大在赞比亚的经济学家，她在 2009 年以《无助的援助》一书震惊了发达国

家。由于非洲传统援助的误导性和有害性，《无助的援助》是对其的一种控诉。现在

她又开始着手写关于西方世界的《迷失的西方：五十年经济败笔——与未来的艰难抉

择》。马凯硕以前是一位新加坡外交官，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的院长。他曾写过许多关于他返回亚洲到它本来的地方，在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

所看到的。 

  

他们都因赦基·施梅曼组织的会谈在伦敦遇见，而施梅曼正是这本杂志的编辑。 

  

赦基·施梅曼：你们似乎都赞同一种巨大实力的转换正在世界进行，美国也许将不再

继续它的霸主地位这类宽泛的措辞。莫约博士，这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丹比萨·莫约：如果你问：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整体中发挥更多作用是

否对这个世界，对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区域更好。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几十年里，

当然也在我的一生中，人人都去美国和欧洲为援助项目提供资金、提供关于经济、社

会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的指导。这大多数都有效，但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例如，我

自己的大陆非洲——在那里这还不是十分奏效。 

  

人口统计学预测我们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将有九十亿人口，而对此我们将措手不及。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区域将会需要越来越高的能量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我们对

此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除非我们想要在矛盾中结束，不然我们就需要放弃一些东西。

西方人将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施梅曼：马凯硕教授，您似乎对东西方的调平表示欢迎，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吗？ 

  

马凯硕：我想说的是，美国将继续做得好——世界希望美国做得好——但是在之前两

百年来，美国和西方所享受的惊人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一种非常人造的历史时刻。在之

前两千年中的一千八百年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因此，至

2050 年或者更早，第一大经济体将会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将会是印度，第三大经济

体将是美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正常体制。 

  



这大体而言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原因有：第一，几十亿人口将从绝对贫乏中被解救；

第二，你将会看到一个转折，在某种意义上，向正常状态的转折。当你与世界上其他

地方面对面地表现不佳，如中国和印度，你会失去你的自信，你会失去你的幸福感；

这就是为什么十万英国人能够不费力地统治三亿印度人。一种亚洲文化复兴将会是二

十一世纪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新世界，这应该对

我们所有人更好。 

  

约瑟夫·奈：我在书中描述到：在这个世纪有两种巨大力量正在转变。一种是西方向

东方转变，对此我赞同。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有世界一半多人口和产品，并且在二

十一世纪中叶，亚洲将返回到你所说的正常均衡状态。 

  

但第二种转变十分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研究来解释它，即从政府中转移

出去，东方或西方，向非政府行为者转变，这是由信息革命所驱动。当我思考世界权

力的分配时，我想到二两一种三维棋盘。顶部棋盘是军事力量：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也觉得它将会在几十年里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你去第二个棋盘，

即国家间的经济实力棋盘，世界便是多极的。如果你去最底端的棋盘——跨国关系，

政府控制外的东西——权力被混乱地分配，并且这就是权力扩散的来源。你有资金和

资源储备的流动问题，这比大多数国家的预算还要大。你不仅有恐怖分子问题，你还

有网络恐怖分子问题，他们呆在家里并向国外发送电子信息，而你对他们来自哪里却

不了解。你有气候变化问题，你还有流行疾病问题。 

  

在这些领域，这都不是东西方世界单独的问题。除非东方和西方——和南方——合作，

你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使用软实力和硬实力去创造网络体系和机构，如果

你问什么国家是创造这些的最佳地方，我想这还是美国。因此，我认为美国将会继续

是保持最强大的国家，但这将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力量。 

  

  

（二） 

莫约：我认为这还没有定论，如果我用陈词滥调，在某种意义上，较广泛的国际团体

重视机构不再那么明显，而这种机构是美国以几十年前他们所提供的方式提供。像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之前他们所有的庄严举止已不明显。世界上的

国家仍然如之前我在赞比亚时他们所做的那样渴望能像美国一样，这对于我来说，并

不十分明显。 

  

我认为西方国家错过了一个计谋，因为它采用了——当然在非洲和许多贫穷的经济体

里——一种“做我们所说的，而不是我们所做的”的态度。整个激励的想法已经成为

西方经济体里成功的脊柱，它不是西方移植到像非洲这样国家的东西。非洲经济发展

的通路已经集中在援助上；它已经集中在某些人所称的“获得性依赖”。 

  

那只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回忆。从经济方面看，许多国家——不仅仅是非洲，还有巴

西、智利——现在转向中国。中国给予了他们一个销售农产品的真正机会，而这曾经

被西方通过补贴程序的方式关在门外。这是美国非洲做贸易的机会，也是解决经济发

展难题的关键点。十亿人口的大陆曾经还没有全球贸易的百分之二。 

  



西方的新闻界将会说，“天啦！中国突然袭击非洲。这是殖民主义。非洲将会被虐

待。”但是这比那有更多的细微差别。人们不相信美国对非洲的福利感兴趣，也许除

了少数的慈善会和给一些援助资金。人们不会真正地相信美国对增加非洲的就业和创

造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感兴趣。 

  

马凯硕：让我解释一下一个关于美国的十分特别的观点，这来自乔所说的。再一次，

我经常强调美国对世界起的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多。但在同时，认识到美国的软实力

是现今世界我们看到的最快的收缩型泡沫，这点很重要。这是西方在世界上霸主地位

的人造历史时刻的一部分，但那软实力正在迅速地消散。 

  

如果你从美国在人权上所拥护的方面看，你就已经从苏联创造的古拉格时代到了美国

创造的关塔那摩时代。你已经看到美国在加沙发生的可怕事件上保持沉默。当副总统

戈尔告诉每个人，“注意二氧化碳的排放，”他能教育全世界，但不能教育他自己的

人民。 

  

当尘埃落定，当中国成为第一经济体，而印度成为第二经济体，他们将不再只是袖手

旁观和被动地接受美国为世界制定的所有规则。似非而可能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比美国更是做好了准备去迎接美国自己制造的全球化。 

  

奈：虽然和我是好朋友，但我也碰巧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赞同某些倾向，但我认为他

过度夸大了美国软实力的衰退。事实说明这正好相反。看英国广播公司近期关于不同

国家吸引力的民意调查，你会发现美国排在中国之前。胡锦涛于 2007 年在中国第十七

次党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软实力方面投入更多。他们已经在孔子学院、创造

中国半岛电视台和其他的项目上投入了几十亿。但对于中国来说，问题是一个国家软

实力的重要来源是国内社会，而不是它的政府，可中国不能放纵它的国内社会。 

  

  

（三） 

为什么印度宝莱坞在国外销售这么多电影，而中国却没有这样做？这不是因为印度演

员和导演比中国的好 ；而是因为中国有审查官。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壮丽的博览会，

我去观看过，也很喜欢。之后，中国关押了刘晓波，这削弱了自己的软实力。如果你

看芝加哥委员会所做的关于全球事务的民意调查，或者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英国广播公

司做的调查，你会发现中国软实力没有增长，而美国软实力却有所增长。因此，我只

认为事实和肯肖尔极好的全方位概括不一致。 

  

我们都赞同的一点是，美国必须把精力倾向于气候变化。但冰冠融化不仅仅因为一百

年前发生的事，而因为现今我们向大气中排放的东西，对此，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们——指中国，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必须要减少我们增长的碳强度，这就是

我们能合作努力，而不是竞争的领域。让我告诉你：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系统融化，

中国的河流停止流动，忽略美国所做的，这些对于中国和印度，将是非常有毁坏性的。 

  

马凯硕：我几乎已经在亚洲度过了我的一生。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如果你问大多数人

他们想送自己的孩子去哪里上学——例如我的孩子——他们全都送自己的孩子去美国。

例如，如果你去中国，你见到了市长或其他人，他们获得了美国的大学的学位。但这



自相矛盾的同样是，如果你去周游世界，那些对美国政策和双重标准起最关键作用的

人都是受美国教育的亚洲人或非洲人。 

  

莫约：我能不能这样说，我爱美国，请别误会。 

  

马凯硕：我也爱美国，但这是美国的政策。自相矛盾的是美国已经丢失了听取意见和

理解这些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能力。他们假设美国能继续指责中国。美国将会说，

“请做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参与人，”推断美国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参与人。但是世

界上其他的国家能够看出，美国真正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给予世界其他

国家的援助和损害。 

  

对于民主来说，我确实相信中国终究会走向民主，这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如果你将创

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并且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营他们，这将是行不通的。

问题出在时机，而非目的。要记得的关键点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在中国是个人

自由的爆发。仅仅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能出游海外。而今天，每年有四千万中国人到

国外旅游，并自由地返回到中国。 

  

奈：实际上，我赞同肯肖尔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改变，我认为他也纠

正了一点，这将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曾说过，“现在有比

之前任何历史时刻都多的中国人自由了，但中国不自由。”这个关押刘晓波和艾未未

的国家不自由。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怎么改变。随着中国的改变，它将更能

够运用国内社会，更能够发展它的软实力。因此，让我们期待它发生。 

  

让我补充一点，我很赞赏中国在经济上所做的。供养四亿贫困人口是一项极大的工作，

但请记得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将是人口统计学的。对于劳动力的新参与者

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引起一种从 2015 年开始的反向的人口统计学金字塔。正像中

国人所说的，他们还没有变富有就已经老了。他们也将必须面对国家升高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以及减缓的增长率。他们不再去摘容易摘到的果子。中国还没有解决政治

参与问题，所以将来还会有一定阻碍。 

  

  

（四） 

让我们暂时回到中国的对外行为，借用我认为很重要的丹比萨所说的，我们应该欢迎

中国购买非洲的商品。如果这会增加非洲的收入，这将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在非洲的

特别类型的中国行为，为此我们很担心。当世界银行官员或欧盟官员进来说，“不，

我不会帮你建一个体育馆，因为你们用这些涉及扶贫的钱做些事情更重要，”而非洲

国家会说，“不，谢谢。中国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体育馆，并为总统开了瑞士银行的

账户。”这对削弱有效制度的发展有着不利影响，而这正是非洲真正所需要的。我担

心中国涉及腐败的行为——而不是它正在抢购的商品。 

  

莫约：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插句话吗？我将举一个我十分惊讶的民意调查例子——

2007 年皮尤调查。他们去过十五个国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在非洲，他们问非洲

人，“你们怎么看待中国人？他们与美国人比谁好？你们喜欢他们吗？你们认为他们

做得好吗？”一向有很大悬殊——我说的是整个大陆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九十五



的非洲人说，“我们爱中国人。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不完美，可他们比美国人好，他

们在传送他们所拟的日程。 

  

我赞同你的观点，没有谁是应该支持一个制度还不完善、存在严重腐败的计划。然而，

我真的不相信我们应该依赖传统援助机构和发展机构，而成为那些经济体中的传送物

品或提供服务的国家。我认为这是使非洲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问题。 

  

美国和西方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它必须允许非洲政府放弃他们的职责。我们理清头绪，

搞明白腐败很重要，但最终确定遵守劳动法、处理环境问题以及我们不以腐败的环境

而结束，这是非洲政府的职责。 

  

我们不会打击非洲的腐败，除非我们在非洲有能够负有解释义务的中产阶级。因此，

这是一种“鸡和蛋的问题”。中国人提供的不一定是理想的，但这却肯定是增加就业

的好前景，比传统发展机构提供的要好。 

  

当人们喜欢刘晓波被关进监狱时，我知道人们会失落的原因。但在同时，我们必须多

谅解。中国人有和世界其他地方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背景环境。 

  

马凯硕：如果你客观地看它，世界上最大的权利应该始终着眼于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力

量。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美国应该花费 90%的资源在中国。相反，美国

花费 90%的时间关注伊斯兰世界，与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不必要的战争。与中国打交

道，当然，意味着将中国融入世界。当美国醒来时面对中国的现实时，中国将强大到

美国无能为力。 

  

现在在伊斯兰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西方对阿拉伯春天运动报道说，“很伟大吧，那

里有民主。”很少人注意到，下台的两位领导，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

之所以能从政 30 年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权力的支持。事实上，这些统治者的下台是西

方权力瓦解的动态。我们仍然不知道阿拉伯春天运动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哪个当权掌

控突尼斯或者埃及，他们都不会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那样亲近西方权力，因为这已

不再可能。 

  

  

（五） 

奈: 当我们讨论亚洲的复苏，这个词也是我用在我的书中形容我和都同意的，亚洲不

是一件事。当你去印度和日本，你会发现很多对中国的恐惧。为什么印度想和美国有

更好的关系？为什么日本想和美国搞好关系？是因为担忧中国的这种硬实力的崛起在

没有等同的软实力的情况下的方法。 

  

但是，让我们回到阿拉伯春天运动。我认为阿拉伯春天运动不会太影响中国。它不会

太影响美国。它会有更多的本土影响，就像丹比萨说的那样。非洲和北非人民想要自

己做，我认为这是个正常合理的方向。 

  

阿拉伯春天运动最重要的是它指向注意第二权利转移，是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上。

这种巨大权利的扩散来自信息革命。 



  

如果你在 1520 年前看印度，传统的观点是，你只能在穆巴拉克——独裁者，和穆斯林

兄弟会中选择。现在，这个新兴信息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我们在塔利尔广场看到的中

间，它提供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技巧，使他们能协调行动。 

  

它没有使埃及民主。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事情会怎样发展。但他是一个与二十年前截然

不同的政治，它是一个权利扩散的结果。 

  

马凯硕：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吗？ 

  

奈: 噢，行了，, 别现在弄砸了它。 

  

马凯硕： 我其实已经写过这一点：2010 年是中国外交最糟糕的一年。他们在捕鱼船

的问题上猛烈地殴打了日本，他们在炮击岛屿事件中失去了韩国，等等。我在与前中

国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说过：“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搞的这么糟？”你知道他怎么说？

“，写这个；指责中国。”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当一个前外交官告诉我

去批评中国，因为它表明，即使在中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奈: 但是他自己不能做这件事。 

  

马凯硕：当然。但是他鼓励我这么做的事实已经是一个事情变化的标志。 

  

施梅曼: 我们去哪里？ 

  

莫约: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上午 5点到 11 点的电视。我们完全被西方社会所吸

引，特别是美国。我们都想去美国，体验美国。 

  

一晃 20 多年了，有很多事情发生在美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心理参透——不只是我，

但更多非洲人在这个大陆上。移动电话在非洲的普及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非常深

刻。我认为它有 30%左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举超越了传统技术很多，无

论是标准的电话或使用银行。现在人们正在使用移动电话交易，约占一个医生来到你

的村庄的信息等等。所以我很乐观地认为，信息技术将成为转变政治，经济思维的工

具。 

  

马凯硕：我对世界的未来十分的乐观。我看到了我的个人生活和我是从哪里来的。我

来自一居室的房子。我们分享一个无冲水的厕所，当我六岁时，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特

殊喂养方案。所以，我成长在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我想现在新加坡人均收入比

英国高。 

  

我采取的人生旅程，我现在看到被数亿人正在重复着。随着中产阶级增加一倍，你得

到的是一组希望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人们。这也是许多在美洲和欧洲和其他地方

的人们想要的。因此，随着动态的人类历史在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帮

助它移动到积极的方向，消除障碍。到了最后，从现在起 10 年，20 年，你会看到一

个比我们今天更美好的社会。 



  

奈：我倾向于在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过度乐观的一面。我不认为美国在绝对下降，我

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相对下降当做是亚洲的复苏。但是对于第二权利转移，信息技术

导致的权利扩散，我认为我们了解的很少。而且我认为它构成更大的危险，我们这的

没有考虑过这点。我们才刚刚开始考虑网路安全和网路危险，你可以说有些将是好的

——例如，塔利尔广场一代——有些却是糟糕的,基地组织可以在没有离开巴基斯坦或

其他地方的情况下，通过发送电子跨越国界进行攻袭。我们不知如何回答这一点，我

们也不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 

  

因此，在一方面我很乐观；另一方面，引用丹比萨此前的话，陪审团还在外面。 

 

翻: 孙利勇 

 

 


